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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纯，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
家高研班学员，现为解放军战略
支援部队系统专业作家。有大
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各文学期
刊，部分作品被各类选刊转载。
长篇小说《一座营盘》入选2015
年度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
曾两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艺大奖”，两次获得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三次获得“全军文艺新
作品奖”一等奖，两次获得“中国
图书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
军文艺》《中国作家》等刊物优秀
作品奖。

在军事文学领域不断开掘——陶纯小说论 □张丽军 李君君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不忘初心说陶纯
□潘 灵

1992年初冬，我有生头一回进京。当时我是云南人民

出版社的一名年轻编辑，正领命做一本大型纯文学双月刊

的前期工作，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在文坛享有盛名的《大

家》。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但我胆子不小，一个人摸索

着去了《青年文学》，偶遇知名编辑李师东。李老师听说我

此行的任务是找在京的青年作家，为未来刊物的稿源做准

备工作，便帮我介绍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正在原解放军艺

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陶纯，二十几岁的陶纯已经在《人民

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大刊发表过

小说，作品还被《新华文摘》选载过，这在当时颇为不易。

我拿着李师东写给我的纸条，先去了军艺，没费力气

就见到了陶纯。人与人的关系真是奇怪，有的人与你一辈

子共事，彼此都难成朋友；而有的仅一面之交，便成为永远

的朋友，仿佛前世就认识——我与陶纯，便属于后者。

从第一面我就看出，陶纯有颗细腻坦诚的心，这个出

身山东贫穷农家的子弟，善良敦厚，沉稳实在，很低调，不

张扬，总是面带微笑，性格不愠不火。我们相识26年，每年

都要多次见面，我从未见过陶纯怒火中烧的模样，他总是

微笑着。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旦想到陶纯，就会阴转晴。

《大家》创刊不久，我就责编了陶纯的短篇小说《村

殇》，写的是农村被渐渐破坏的政治生态和基层干部的腐

败问题。文章跟他人一样，不愠不火，不紧不慢，感性而调

皮的文字会逗你会心一笑，但它是有深度，有力量的。送

审时，主编问我为何选发这篇小说，我揶揄说，大概是因为

微笑的批判现实主义。主编愕然，审完稿子后说，你是对

的，只是这微笑里，夹杂了讥讽，这是篇有分量有特点的农

村题材作品。

陶纯从军艺毕业后回到驻济南的部队当专业作家。

我在《大家》做编辑期间，常去山东组稿，每次笑眯眯接送

我的都是陶纯。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编

辑与作者的关系，那么后来我离开《大家》，我们就变成纯

粹的朋友间的交往了。离开《大家》，使我品尝到了文坛

上的世态炎凉，一些原本交往颇深的文人朋辈，因此与我

渐行渐远。陶纯则不然，每次去济南，他仍然一成不变地、

热情地迎来送往。有一次，我们闲聊到鲁菜，没想到第二

天，陶纯就把我们带到一家有名的鲁菜馆，特意请熟悉的

厨师做了经典的鲁菜，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快朵颐，有

一道菜叫九转大肠，那道菜的滋味，20年后仍然弥漫在我

的记忆里。

2002 年秋天，我和陶纯又多了一层关系：同学。我们

共同进入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那届高研班，后来被文坛中人戏称为“黄埔一期”，49名同

学都颇具实力。由于性格的原因，陶纯在这个班上是最受

欢迎的同学之一。因为是老相识，彼此知根知底，所以我

们二人之间的交流是最多的。我们都憧憬着，借这个难得

的学习机会，力争回去后多写出几篇有分量有影响的作

品。但是毕业之后，陶纯却出人意料地转行进行影视剧本

创作，10年多时间里没发表一篇小说。这让我殊为遗憾。

2006年，他调到北京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发现，

在影视创作上风生水起的他，少了一丝快乐，多了一丝忧

虑。某一天酒过三巡后，他跟我谈写小说的打算，再三向

我强调，写剧本和小说比，让他快乐的还是后者。我就说，

尊重你的内心吧。

其实，他是否还能回到小说创作上来，我当时是存疑

的。但陶纯就是陶纯，他的转身是华丽的。他归来呈现的

是一份厚礼，一部沉甸甸的大书《一座营盘》。这部长篇最

先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好评如

潮。因为小说触及了军队反腐，一时成了畅销书。除长篇

外，他又相继在《人民文学》《当代》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

《天佑》《秋莲》《平平的世界》等中篇小说，几乎所有的文学

选刊都选载了它们。从影视创作重返小说创作的陶纯，不

仅没有因为写剧本“糙”了自己的手，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创

作视野，更会讲故事了。他笑称自己回归，是不忘初心的

表现，因为文学是他最早的人生追求，是一辈子都割舍不

了的。

大约20年前，陶纯曾经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写小说，不

靠爆发力，而是靠耐力，坚持走到最后才算胜利者。这话

我一直记着，现在说出来，与陶纯共勉。

□陶 纯跑步、做饭及其他 ■印 象

搞创作的人免不了写创作谈，有些

创作谈貌似深奥，实则七拐八绕，似是而

非，不知所云，令人如坠云雾。这次不谈

所谓深的，往浅了说。

2010年之前，除了读书写作，我几乎

没有任何爱好，不下棋不打牌不运动不

吸烟，偶尔被迫喝顿酒，就跟个书呆子差

不多。2010年，我从北京北五环外的清

河小营搬到德胜门外的五路通街，隔壁

有一座公园，叫人定湖公园，不大，很幽

静，还有一片湖，一天早晨，我心血来潮

沿着湖边跑了几圈，感觉很好。从此以

后，就喜欢上了跑步——总算有了一个

爱好。

7年来，只要不遇上极端天气，每天

早晨6点多起床，必到公园里慢跑四五公

里，一天不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浑身

不自在。由此我想到写作——写作其实

就像跑步，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凭借的

不是爆发力，而是耐力，毕竟一鸣惊人的

作家是少数。当年巴金26岁写出《家》，

肖洛霍夫23岁出版《静静的顿河》第一、

二部，这种现象现在很难出现，因为现代

人生活安定，尤其年轻人缺乏大起大落

的人生阅历，当作家不像诗人和音乐家，

后两者主要抒写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

要丰富的经历与深刻的观察，所以容易

出“神童”，作家不同，如今作家通常都需

要具有丰富的阅历与长时间思考之后，

才有可能拿出惊人之作。所以，写作是

一场长跑，惟有坚持、坚持、再坚持，或许

才能成长、成长、再成长。就像我上面说

的跑步，跑到人生终点，写到人生终点，

沿途一定会有一些风景，让你刮目相看，

或者让读者对你刮目相看。王蒙先生80

多岁了，还能写出质量上乘的中短篇小

说，便是很好的榜样。

再说做饭。除了跑步之外，如果再

说一个爱好，那就是我清闲时喜欢下厨，

虽说厨艺谈不上精，但也马马虎虎说得

过去。做饭，好吃是硬道理。由此我想

到，写出的作品，好读耐读是硬道理。不

好读的小说，很难说是好小说，正像饭

菜，不好吃的，能叫好饭吗？好吃是第一

步，是基本，不但好吃而且还有丰富的营

养，还是健康食品，那就更棒了。作品应

如是——那些提炼出真善美的、引人无

限暇思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那些难以

卒读的小说，就像是难以下咽的饭菜，有

人嘴上说喜欢，那是糊弄你，我不相信他

真的喜欢。

作品要想好读，作家得学会讲故事，

得想办法讲出新鲜的故事，一部长篇，头

两页就得把读者的胃口吊起来，否则现

代人那么忙，就没有耐心往下看。我年

轻的时候，一度迷恋所谓的先锋文学，对

西方的现代派、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

五迷三道，后来才发现，走了弯路。中国

人吃惯了馒头稀饭包子油条，吃西餐总

是感到不对胃口，消化起来也有问题。

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当作家，首

先得学会讲自己的故事，迷恋别人的收

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每个民

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土地上最

好的文学风景，可能不是什么魔幻，而是

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才是中国

文学的根。拥抱生活，反映现实，是拉近

和读者距离、挽救文学的最好办法。真

正的力作，应该是反映社会深刻矛盾

的。那些碎片化、私人化的写作，小情小

调，鸡毛蒜皮，玩点文字游戏，很容易千

人一面，同质化严重，不是正途；而那些

抒写家国情怀、感时忧国、接续传统的作

品，才更能体现文学的力量。

如果从1986年在《青年作家》上发表短篇小

说《愿望》算起，陶纯进入文坛已逾30年。纵观陶

纯30余年的创作，抛除其中10年左右时间他进

行影视剧本创作外，20年里，他发表了300多万

字的小说，大部分是军事题材的作品。众所周知，

军事题材包含两大块——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

营生活。说句实在话，这两个领域是两块硬骨头，

都不好啃。

革命历史题材向来是军旅文学书写的重点。

16岁就来到军队的陶纯决心以手中这支笔，写

出几部好的作品来追忆过往的峥嵘岁月。回顾历

史，刻画战争中的人与人性，是陶纯早期创作的

重要内容。温暖的文字、细腻的情感、鲜活的人物

形象、别具匠心的切入角度以及叙事中的崇高美

是陶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给人的整体感觉。《小

推车》《好天气》《天佑》《彩蝶飞舞》《生灵之美》等

都是这类题材中的重要作品。

短篇小说《小推车》是一部优秀之作。小说以

淮海战役为背景，叙述了农村青年柱子受到战争

热烈氛围的感染，跟随队伍走向战场后，他的父

亲王怀炳老汉和邻居——新寡的少妇小娥也毅

然加入支前队伍，用小推车运送军用物资来与他

们共同爱着的人一起奋战的故事。小说中的三个

主要人物柱子、怀炳老汉、小娥原本都不需要上

战场，但革命年代里为了战争的胜利，老百姓真

诚奉献的心是火热的。陶纯用饱蘸生命情感的文

字，渲染出了革命老区的热烈气氛：“号声在村

落、田野和山峁间久久回荡。不见首尾的队伍在

村外的官道上蜿蜒西去。老人、妇女和孩子们驻

足于道路两旁，锣鼓声震天作响，妇救会的大闺

女小媳妇把秧歌扭得像刚出锅的麻花，香喷喷让

人眼花缭乱；煎饼、鸡蛋、苹果、花生、核桃、大枣

在人群里飞来飞去，仿佛是天上落下来的。”一段

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就将读者带回到那个激情燃

烧的岁月。柱子的同班战友小算子临终前善意的

谎言成了怀炳老汉和小娥战乱年代里的盼头，他

们这一老一少成了战场上最英勇的支前队员，即

便是后来得知柱子早在参军后的第一场战斗中

就牺牲了，他们悲恸过后，依然坚强地推着小推

车继续前进。这份朴素却又沉甸甸的情谊正是人

民战争得以胜利的基础。小说的动人之处还源于

陶纯充满生命温度与情感积淀的文字，早年乡村

劳作的经历使陶纯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系统。独生

子柱子在59岁的怀炳老汉心中是什么位置呢？

“柱子虽然长成了壮小伙子，但在怀炳老汉的眼

里，他的儿子永远是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

的树芽芽，碰不得拽不得，不容有闪失的。”庄稼

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那可是惜地如

命的庄稼人的心尖尖呀。没有乡村经验是很难写

出这样细腻、准确又接地气的文字的。陶纯的小

说语言别有一种来自土地的气息之美。

中篇小说《天佑》（《人民文学》2016年第7

期）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的作

品。为了给部队搞给养，战士王大妮和唐本奇乔

装打扮成货郎夫妇，诱绑了彭家寨大地主彭贵山

年仅6岁的小儿子天佑，阴差阳错间王大妮等人

无法将“人质”天佑送回家，不得不带着天佑跟随

队伍一块儿前行。一路上本有多次机会将天佑留

下来送人，但活泼可爱的天佑在与众人的相处中

已经产生了感情，在几番纠结和斗争中，战士们

决定带着他继续前行。在最艰难的长征路上，战

士们依然关心、呵护着天佑。在玉龙雪山，唐本奇

拼死将天佑托出了雪窟窿，自己却再也没能出

来；在藏族聚集区巴安，部队因给养严重匮乏欲

将天佑托付给寺庙住持时，极度愧疚与不舍的毛

小虎为给天佑留下一只大灰兔作伴，而永远地留

在了巴安城东的沼泽地里；在遭遇藏民武装袭击

时，王大妮为保护天佑被打得全身流血而亡；在

弹尽粮绝的松潘草地上，连长徐发祥紧护着腰间

留给天佑的最后几把米而自己却再也没能醒过

来……这些本身还是大孩子的战士们在长征路

上为救天佑相继牺牲，而毛小虎用生命换来的那

只大灰兔在长征的最后时刻救了20个人的性

命。《天佑》将人间正道融于对一个孩童的生命呵

护，以最纯真、纯粹的人性之美诠释英雄情怀。

中篇小说《秋莲》（《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

10期）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女特务”形象。秋莲的

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许宗衡在淮海战役中阵

亡，母亲也随后病逝，在上海，举目无亲的秋莲在

初恋对象高伦的诱惑之下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

组织。一次偶然的机会，秋莲救了解放军某部英

雄团长马九龙的性命，在上线老K的指示下她嫁

给了马九龙。秋莲在做“母亲”和“妻子”的过程中

渐渐忘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并爱上了自己的丈

夫。然而，“特务”身份始终像一团阴云将她笼罩，

在高伦威逼之下，秋莲战战兢兢地送过两次假情

报，她的内心承受着极度的煎熬。丈夫和同事们

对她越信任，她就越感到自卑和愧疚，历史错误

终究有被清算的那一天……小说结尾处，秋莲身

份被发现后自杀未遂，马九龙辞去了所有职务，

尽管在秋莲的政治身份上马九龙打错了“包票”，

但他并不后悔这辈子娶了秋莲做老婆。人性的幽

微与历史的吊诡在秋莲复杂的人生遭遇中体现

出来。

严酷的斗争现实，考验着战争中的每一个

人。“开小差”现象在以往的军旅题材中极少表

现，短篇小说《好天气》却独辟蹊径地从这一角度

入手，展现了战争中真实的人和人性以及红军战

士的英雄形象。红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

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丁小栓却意外地发现队

伍竟然走到了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他不由得回

想起一年前在那个宛若梦境的好天气里自己在

山顶放牛的情景……大牯牛的意外坠崖使他成

为了红军中的一员。可自从当了红军之后，打仗

打得脑子都乱了套，自己的亲人都很少想，哪里

还有心思关心天气和风景呢？远离战争，渴望和

平是战争年代里每一个人的心声。小说就在紧锣

密鼓的战斗中让丁小栓一次次联想到：如果是个

好天气，作为普通乡村老百姓的他又该在做什么

呢？与想象中那个明净、欢乐的世界相比，丁小栓

此时所处的战场仿佛像是另一个与之对应的黑

暗时空。战友斜眼、麻杆、班长、老黑、书生的相继

牺牲让小栓的心再也不动摇了，他放弃开小差，

最后一次用眼神抚慰了自己的家乡，在将战友们

的遗体摆放好之后，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弥留

之际的他仿佛又见到了梦境般的好天气。《好天

气》从人性的柔软处入手，歌颂了红军战士的英

雄形象，谴责了战争对美好人性的戕害，短短的

篇幅竟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短篇《彩蝶飞舞》和

《生灵之美》也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战争对美好

的人和事物的毁灭。陶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往

往能选取特殊的切入角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又不失灵动的文字串

联起一个个带有时代感和崇高美的富有历史温

度的故事。

真实的人性不仅包括人的创造性、能动性，

还应包括人的局限性。陶纯写得更好的是反映和

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作品。陶纯从中国当下军营生

活和军人的现实境遇出发，打破了笼罩在军人身

上的层层光环，正视时代和文化转型时期军旅生

活的新变化。在反映当下的军事题材创作中，陶纯

从军队、机关、家庭等多个角度切入，将以往军事

文学中被遮蔽或者说被淡化的军人的情感、欲望、

苦闷、挫败还原，展现出当代现实生活中基层官兵

的精神生活与现实遭际，映射出军人的理想、意志

和品格在当下社会现实面前受到冲击的现实。

短篇《一个人的高原》呈现了长年驻守西部

高原的老兵的精神苦闷。长期面对高原造成了老

兵与正常社会的某种脱节和“失语”，家乡的人早

已不认识他，而在回乡时与姑娘的短暂接触中，

他语无伦次的高原语言让姑娘望而却步。故乡也

将他抛弃了，退役之后他将何去何从？没人能给

他一个答案。《一个人的高原》表现出长年驻守边

疆的士兵精神的“无根”与现实的苦闷，令人震惊

和悲怆。

与冲锋陷阵相比，日复一日的机关生活可能

更是对军人意志和品格的考验。中篇小说《雨中

玫瑰》中的李明扬作为国防科技大学的优秀毕业

生，在学生时代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参加

工作后，即便是写机关公文这样“干巴巴的材

料”，李明扬也能像写文学作品那样，笔端注满情

感。当以往的同学、朋友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后，

妻子赵梅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不满，认为他的工

作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作为曾经的“战友”，如今

的商业人士、妻子赵梅早已取得了成功，而李明

扬却拿着和小区保安一样的工资。夫妻二人的交

流越来越少，价值观也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在发

现曾经崇拜他的妻子赵梅可能已经红杏出墙后，

他再也坚持不住了，他的灵感渐渐消失了，写的

材料越来越差，职务晋升也遭遇意外的失败。时

代之变带来了价值观的冲击，任何时代都是属于

强者的。陶纯表达了对和平年代里军人个体价值

认同危机的关切。

一直以来，军队腐败问题是军事文学的“禁

区”，即便是在反腐文学、反腐影视剧大热的时候

也鲜少有人涉足。长期忽视军队所面临的最迫切

的现实问题，导致当下军旅文学创作与其他非军

旅题材相比，反映现实的能力大大削弱了。关注

当下中国军队现实，就不应忽视和回避军中腐败

问题，这也是重新拉近军事文学与读者距离的最

好的办法之一。

陶纯认为，写30多年来军队的变革，如果有

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

职。因此他不想粉饰现实，不想回避矛盾，他想改

变过去军事文学高大上的传统，把军人拉回到地

平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反腐，为陶纯

的这一创作愿望提供了重要契机，长篇小说《一

座营盘》是他涉足影视剧本创作10年后的回归

之作。评论家朱向前认为，《一座营盘》是军队反

腐题材的力作，其中涉及的人物之重，级别之高，

问题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座营盘》以A基

地为缩影，以一正一反两个人物布小朋和孟广俊

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深刻揭示了我军所存在的各

种问题，希望以此引起人们对军队现实的关注，

进而思考我们民族的命运。它勾勒了一幅当代军

营的众生相，其中既有康又汉、布小朋、夏忧这些

与“大环境”不那么融洽的、坚持原则和底线、始

终心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正义之士，也有孔家

瑞、孟广俊、冉淮等善于投机钻营的腐败之徒。小

说通过布小朋和孟广俊这一正一反两个人物形

象展现了当代军营中正反两种力量的拮抗。布小

朋和孟广俊是同年入伍的战友，但二人在性格品

行和命运轨迹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布小朋老实耿

直，廉洁自律，讲究原则，是一个“死认真”、“严重

缺乏灵活性”又“不会拐弯”的人，在漫长的军旅

生涯中，他始终“不搂不贪不糟蹋军费”，在诱惑

面前坚持“不伸手”。担任基地财务处长时，他不

卑不亢，时常卡人，不该批的经费不批，以至于得

罪了很多人；在担任606仓库主任时，他严肃纪

律，重整军风，不搞迎来送往那一套，硬是凭借一

己之力将这个连年落后的单位带出了泥沼；在任

三师九团团长时，为提高军队的效率和战斗力，

他坚持搞夜间训练，结果出了事故，面临严重的

处罚，可就在此时他也坚决拒绝了孟广俊、冉淮

等人提出的“好事变坏事”的建议；姐姐去世后，

他惟一的外甥牛牛可以说是他最大的牵挂，他朝

思夜想，希望帮姐姐照顾好牛牛，但即便如此，布

小朋也不愿为此违背原则。“不忘本”、“不伸手”

就是布小朋保持灵魂“干净”、“纯粹”的法宝。以

往军事文学对军队腐败状况基本不涉足，无形中

给人造成一种“很见不得

光”的印象，这反而让人危

机感大增。陶纯通过布小

朋这个人物形象给了我们

信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军队的希望。

与布小朋相比，孟广俊恰恰相反，他是一个

机智灵活、胆大心细、善于投机钻营的人，正像有

论者指出的，“很大程度上，孟广俊这个人物就是

在人情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典范”。他费尽心机在

基地周围转了好几圈，只为能给下来视察的总部

江副部长做出一碗满意的臊子面；他独创了“四

菜一汤”换茬的接待办法，表面上遵守了规定，却

又维护了领导的面子；为讨好北京的孔家瑞首

长，他把孔家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安排进了师

职干部病房；在担任营房处处长期间，他大搞营

院建设，铺张浪费严重，但短短三年之间也让基

地营区大变样，旧貌换新颜；允许军队经商办企

业那个时期是孟广俊的“黄金时代”，他把军车牌

照租出去赚钱，通过关系搞到军用飞机走私韩国

现代汽车，又组织调动各方力量倒建材、倒油、倒

煤、倒化肥、倒食用油，他所做的每一笔生意都赚

钱。基地靠他挣的钱给干部们盖了七栋宿舍楼，

一举解决了多年的欠债。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给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当代文学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失败”

和“妥协”的故事，那些充满了浩然正气、给人以

信心和力量的“英雄”形象似乎越来越少了。毫无

疑问，《一座营盘》是当前军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收

获，是一部能够在军事文学创作史上留下地位的

作品，它一扫“温柔敦厚”的文风，直指军内腐败

问题，塑造了一个信念坚定、始终心系国家前途

和民族命运的“平凡英雄”布小朋的形象。另外，

孟广俊、夏忧等人物也是过去文学画廊里鲜见的

艺术形象。作品抓住了事关我们时代和民族命运

的大主题，以别样的勇气和魄力对整个中国军队

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披露和反思，写出了和平年

代里人民军队面临的是一场更加严酷、可怕的战

争——反腐之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输不起的

战争。作者多次表示，写腐败不是为了展示腐败，

而是为了呼唤正义与清明，《一座营盘》让我们看

到了陶纯的忧思、勇气、血性与担当。

今天，作家们更应该承担起民族和时代的

责任，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关注当下中国现

实问题，勇立时代潮头，创作出更多生长于中国

土地上的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好作品。陶

纯对于和平时期军人形象的塑造、军旅文学表

现领域的开拓，都让我们看到了氤氲生成的大

气象。书写现实，又不回避矛盾，以真诚、坦率的

态度揭露当下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矛盾，陶

纯挖掘的深度与批判的力度在当代军旅文学中

前所未见，但正因其蕴含的强大正能量，反而不

让人感到灰暗与绝望。希望的花朵不惧黑暗的火

焰。


